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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济阳楼
邂逅诗魂

■夏涛

每每驻足济阳楼前，总有一缕诗魂轻
叩心门。风穿檐角，低语如时光呢喃——
蔡其矫先生临终归乡遗愿成真，骨灰安然
安放于母亲墓旁的凤凰木下。这场肉身与
灵魂同归故土的圆满，让他不再只是纸页
间被追忆的诗人，而化作一座可触可及、可
供后人邂逅诗意的精神原乡。

古往今来，诗人灿若繁星，半生漂泊、
终得魂归桑梓者却寥寥无几。这绝非偶
然，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宿命奔赴：辗转半
世的诗魂，终与血脉相连的故土完成迟来
的重逢。

1918年，蔡其矫生于晋江紫帽镇园坂
村，8岁侨居印尼泗水，少年时归国求学，青
年时期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他的一生恰似
奔流的长河，自闽南故土启程，流经上海、
延安、北京，历尽世事沧桑，终又回流生命
原点。半生辗转，让他的笔尖凝结着对故
乡的深情回望：写烽火家国，写海洋史诗，
写壮游心境，写纯粹爱恋。世人赠他“海洋
诗人”“诗坛独行侠”等诸多美誉，可诸多头
衔，都不及他“一生向乡，故土以楼相候”的
深情动人。

百年济阳楼，是诗人晚年最深的牵
挂。每一次壮游归来，楼内便漾起琅琅诗
声，如迎远行游子。二楼书房依旧保留旧
日模样：书架齐整，书桌素净，老照片泛黄
泛暖，默默诉说着往昔诗意时光。我不禁
遐想，暖阳斜照的午后，他伏案落笔，将满
腔眷恋化入墨痕深处，诗魂便藏在一笔一
画之间。楼前凤凰木的清香与墨香交织，
恰如《波浪》中“对水藻是细语”的温柔，成
为诗魂最真切的具象。他在母亲墓前亲手
修建公众花园，栽花植木，既是缅怀至亲，
也是与漂泊半生的自己温柔和解。

在济阳楼，我邂逅的不是远去的身影，
而是与老宅共生、与故土相融的诗魂。

2007年诗人长眠于凤凰木下，书房陈
设分毫未改，仿佛他只是暂时外出采风，片
刻便归。生前他年年跋涉归乡，如今终得
扎根故土，那句“我想回到福建去，那里人
更亲”的朴素心愿，就此圆满。

踏遍名山大川的他，为何对归乡有执
念？我想，答案就藏在他对母亲入骨的眷恋
里。这份亲情绵延成对故土深沉的爱，厚重
胜江海，朴实如泥土。他以笔墨描摹故乡风
物、传承乡土文脉，被盛赞为“福建文坛最眷
恋故土的诗人”。他用一生印证：诗心纵行
天涯，终要回归血脉相连的根脉之地。

他的诗篇，是这场诗意邂逅最珍贵的
信物。《肉搏》以战火淬炼铮铮风骨，《波浪》
以沧海书写不屈气魄——“对水藻是细语，
对巨风是抗争”，既刻于墓碑，更烙进人心，
成为诗人独立不屈的灵魂宣言。晚年病
重，他仍心系未竟的海洋史诗，惦念海上丝
绸之路与民族英雄郑成功。这份赤诚与痴
狂，让诗魂在济阳楼永远炽热鲜活。

诗人离世近二十载，济阳楼已辟为诗
歌馆，列为文保单位与教育基地，蔡其矫诗
歌研究会成立，诗歌节相继举办。稚嫩诗
声穿越时空，将他对故乡、海洋与生命的热
爱洒遍园坂每一寸土地。

济阳楼因诗人而成为不朽的诗魂坐
标，诗人的灵魂也因这座楼而落地生根。这
不仅是一人与故土的宿命约定，更是世人对
精神原乡的永恒追寻。我无数次驻足济阳
楼前，每一次，都与诗魂不期而遇。原来他
从未离去，始终与这片深爱的土地同在，在
每个驻足者心田种下诗意，静待岁岁花开。

■刘佳煌

关于泉州的街巷，有一个广为
人知的名句——“半城烟火半城
仙，不负人间好春光”，意思是城市
中既有热闹繁华的烟火，又有信奉
神仙的宗教。“不负人间好春光”则
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劝君珍惜
当下，不负时光。

而我觉得，那些泉州的街巷，
从陌生到熟悉，不断探索，才是别
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对于泉州市区的印象，是从
18岁开始逐渐清晰起来的。高考之
前，我是纯正的小镇姑娘，窝在镇上
没怎么出去过。读书的时候也是，除
了教室，就是餐厅、宿舍，三点一线。

后来，高考结束，我有了大把
空闲的时间。

我开始频繁坐公交去市区，一
般是西街、浦西万达、城东中骏世
界城等等。记得之前在杂志上看
到一个题目——《火车路过所有城
市》，惊艳了我良久。只是，我很少
坐火车，一般的交通工具是公交
车，如果改为《公交路过所有市

区》，似乎差了点感觉。
因为不太熟悉市区的街巷，上

大一的我还出了个洋相。那时候
舍友因为要做一项作业，需要来泉
州市区采风。作为唯一的泉州人，
自然是我带路，可是我其实也没有
多熟悉西街，但还是硬着头皮带着
她们过去了。

果不其然，我带错路了，舍友
跟着我在一条街巷绕了很久，现在
想起，我也不知道自己将她们带去
哪里了。更惨的是，别的宿舍同学
已经逛完西街要回学校了，那个带
路的人并不是泉州人。

作为本地人的我，笑得有些尴
尬。一个舍友脱离了我们的队伍，
奔向了那个宿舍的队伍。

好在很快我们宿舍的舍友就
回学校了。

后来的我想着一雪前耻，就经
常坐公交来市区逛。只是我们宿
舍的人很少再来泉州市区了，也
是，确实挺远的。刚开始确实是想
熟悉这些路的，后来则是爱上了逛
泉州的街巷。

从陌生到熟悉的滋味，很奇妙。

像是认识一个人，从打招呼到成为闺
蜜，从脸蛋到内核，全方位地了解并
爱上了这个人，这条街巷，这座城。

现在的我，本科毕业4年了，迈
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成为一名合格
的打工人。

这些年探寻的点点滴滴我还
记得，搭着公交车摇啊摇，摇到了
市区，下车后迎接我的是泉州的美
食和红砖古厝。

去中山路，去吃糯米铺的芒果
糯米糍；去承天寺，这个可不是《承
天寺夜游》里写的承天寺，不过也
别有一番特色。去年为了参加“印
象泉州”视频大赛，我扛着支架一个
人去了承天寺拍素材，路过的行人
纷纷侧过头望向我，我刚开始还有
些尴尬，后来则沉浸于古香古色的
环境中。古刹是那样静谧，每次踏
入都让我浮躁许久的心平静下来。

……
街巷，从陌生到渐渐熟悉，一

直见证着我的成长。而我也因为
多次探寻，爱上了泉州这座城市的
内核——

这座城，这些事，这些人。

探寻泉州的街巷

汤泉汤泉
暖意暖意

■马延灯

总有一些旧时光，一提起来，
心头就热乎乎的。那些藏在记忆
深处的片段，总能化作一脉绵长的
暖意，暖了岁月，也柔了流年。而
我心底最真切的那份暖意，便与一
汪汤泉紧紧相连。

刚工作那年，我被分配到乡村
小学任教。村子依山傍水，藏着大自
然赠予的得天独厚的地下温泉，当地
人亲切地称作“汤泉”。泉水天然成
池，不事雕琢，温润澄澈，池边还生着
几丛不知名的野草，风过处簌簌作
响，是乡村人共享的天赐福祉。

那时的日子清简而充实，白日
里备课、授课，与孩子们相伴，疲惫
却同样踏实。每到傍晚，我们一众
年轻教师便会结伴走向那方汤
池。我们缓缓踏入温热的泉水，清
泉漫过周身，四肢渐渐被温润的暖
意包裹，白日里的疲惫与辛劳，都
在这袅袅的水汽中悄然消散。池
边草木清香，偶尔有晚归的村民路
过，笑着打声招呼，简单的快乐，便
静静地藏在这一池温热里。

那段与汤泉相伴的时光，不过

短短数年。后来我便离开了那所
小学，也匆匆告别了那方熟悉的汤
泉。可即便一别近三十载，当年的
青春模样仍历历在目，那汪热气氤
氲的汤泉，那份泡汤时的松弛与欢
喜，却从未在记忆里淡去，反倒愈发
清晰，成了我心底最柔软的惦念。

一个周日的清晨，手机屏幕亮
起，好友的电话如约而至，言语间
满是藏不住的热情。他说自家新
挖了一口井，循着泉眼的踪迹，竟
引出了纯正的汤泉水，还专门将泉
水引入院中，装修了几间干净舒适
的专属浴池，邀我前去重温旧趣。

听闻此言，我心头瞬间泛起久
违的雅兴。尘封多年的回忆被轻
轻唤醒，那熟悉的暖意仿佛扑面而
来，我当即欣然赴约，只想再触摸
一回记忆里的汤泉，感受那份
久违的温热。

我驱车抵达好
友家，小院干净雅致，透着
乡村特有的清爽。院角的新井
旁设备齐全，水泵轻轻运转，清冽
温热的汤泉水被源源不断地抽
入室内浴池。浴池整洁私密，与
当年众人共用的露天汤池截然

不同，却同样水汽氤氲，温润宜人。
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得想即刻

沉浸其中。我缓缓浸入水中，熟悉
的暖意瞬间包裹全身。泉水滑润细
腻，触感与记忆中的分毫不差，仿佛
三十载光阴未曾流转。泡在暖暖的
汤泉里，往事与现实在袅袅水汽中
交织。当年在乡村任教的日子，简
单而纯粹。集体汤池里，我们聊教
学趣事，说生活琐碎，那些欢声笑
语，至今想来依旧温暖。

我们在汤池里分享着乡野的
甜意，日子慢得像泉水里缓缓升腾
的热气。那时的汤泉，是乡村人共
有的暖意，是烟火日子里最实在的
慰藉，承载着乡村人的日常与欢
喜。如今的汤泉，从集体共享的馈
赠走进寻常百姓家，让这份温润融
进了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成了乡村
家庭平淡日子里的“小确幸”。汤
泉的模样变了，可那份浸润人心的
暖，却一点没变。

短短数年的相伴时光，因这汪
汤泉而格外鲜活；近三十载的岁月
流转，也因这一场汤泉重逢，变得
温柔而厚重。

我起身离开时，周身的暖意未
散，心中满是安然。一汪汤泉，藏着
一份沉甸甸的乡情，也珍藏了我年少
时的青春韶华。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